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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一到，天地便有了最清晰的分界。

春分，分开的是沉寂与生机，大地从冬

日的蛰伏里醒来，冻土敞开缝隙，新芽顶开

泥土，枯寂的过往，遇上蓬勃的新生。

春分，分开了旧念与新程，把冬日积攒

的慵懒、惆怅、未竟的遗憾，都隔在之前。此

后的日子被分成两半，一半是过往温柔，一

半是来日可期。

春分，分开的从不是疏离，是天地最公

平的成全，让冷与暖、静与动、往与来，都在

这一日温柔相拥，再缓缓走向繁花满途。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

媚。”仲春的脚步踏遍陇原。这片厚土少了

江南烟雨的柔婉，却多了黄土高原的清朗

与刚健。一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

始电，春风一过，千沟万壑便换了新颜，气

象万千。

春分时节的风，不似朔风那般凛冽，携

着“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的暖意，掠过

董志塬的田畴，拂过泾水之畔的柳梢。残雪

消融，冻土初醒，阳坡的草芽顶开枯蒿，崖头

的沙棘泛出鹅黄，连沉寂一冬的梯田，也被

这东风吹得泛起浅浅绿波。春风过处，没有

喧嚣，只有大地苏醒的声音，在黄土高坡上

悄然勃发。

春分的花，开得坦荡而热烈。陇原之春，以杏花为信，以桃花为

炽，以梨花作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塬间、窑院前、田埂上，粉

白嫣红次第绽放，不娇不媚，开得泼辣自在。远观如霞烟漫卷，近赏

似玉蕊含香，与苍劲的黄土梁峁相映，刚柔相济，自成风骨。偶有春

雨如丝，恰应了“春分雨处行”的诗意，雨落枝头，花更清润，似水洗过

的天空，蓝得透亮，云影轻移，天地一派澄澈。

春分的田，是希望启程的画卷。陇上农耕自古应时而动。昔日

牛犁翻土，今朝农机欢歌，古老的梯田里，麦苗拔节，苜蓿吐翠，农人

点种，笑语盈盈。新翻的泥土带着湿润的腥香，播下的是谷种，更是

岁岁安康的期盼。田埂边，孩童放风筝，纸鸢扶摇而上，一线牵春风，

满心向晴空，传统民俗与田园新景，在春分时节相融相生。

春分的村庄，更见时代新貌。青瓦覆顶，白墙映花，旧窑新院错

落有致，邻里闲话间，脸上洋溢着产业兴、家园美的欢悦。林间燕语

呢喃，梁间玄鸟归来，既是“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的古意，也是乡

村振兴的新声。山更青，水更绿，路更畅，人更安，黄土塬上的烟火人

间，被春意点染得温润而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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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春色 新华社发

一

羲仲在旸谷晨光里，以古老的圭表

测得昼夜等长那一刻，“分”这个只有四

画的汉字便有了盛大而丰富的内涵。

每到一个节气，我喜欢在古诗里走

走停停，我的走与停是随性的，毫无章

法。节气也走走停停，但它的走与停极

有章法。它像一叶小舟，走着亘古不变

的既定路线，停靠的码头也千年不换。

就像春分，它要停靠在春天的正中间。

春 分 从 来 都 是 一 个 了 不 得 的 日

子。民间传说里，春分是春神句芒的诞

辰。这位人面鸟身的神祇，手持圆规丈

量天地，所到之处冰雪消融。神话故事

中，炎帝要在春分那天骑上五色神鸟前

往蓬莱岛把太阳叫醒。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出

入上下篇》里这样说：“春分者，阴阳相

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这天，

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所以叫春分。

春分，不仅是节气，更是自然运行

的秩序。那它在“分”什么？它给了昼

夜各十二小时，又把春天均匀地分为两

段。这一天，太阳的金丝线垂直射下，

一根根插进大地。过了今日，北半球的

白昼便会渐渐拉长，夜晚慢慢缩短，这

样日夜消长的光阴会一直延续到秋

分。所以，俗语说“吃了春分饭，一天长

一线”。

春分是有大智慧的节气。它是一架

恰好持平的天平，两头的春色各占一半，

分毫不差。徐铉用“仲春初四日，春色

正中分”这寥寥十字，便写尽了此时天

地的清朗均衡，点透了春分的妙意——

这一天，时序不偏不倚，不疾不徐，将春

色均匀地铺满天宇，把世间的美好均分

给万物，抚平了人间的意难平。一切都

在刚刚好的分寸里，舒展，生长。

春分是春意盎然。不再春寒料峭，

大地上的春天走出一派温润、平和、从

容的姿态。北方的冬小麦开始拔节，地

气畅行无阻，大地开始草长莺飞、万木

争荣的好年华。你可以剪苗，可以嫁接

果树，可以到山林里移一株喜欢的小

树。山雀们开始谈恋爱。我的父兄们

更会循着这个古老的节气，再次拿出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这个古训，

规律劳作。

古人担心我们倦怠，误了良辰，特

意留下“惊蛰到春分，下种莫放松”这句

生发于沃土的谚语。

二

古人以九个字的三候，写尽了春分

的灵动：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

春分“玄鸟至”。这个一身玄衣小

巧的勤奋的鸟儿，不知道是背了数九

歌，还是扳着指头算出了春分的确切日

期，总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带着似曾相

识的面孔，年年从《诗经》的春分里“差

池其羽”，千里万里地驮着春风，来到北

方大地，准时落在旧时堂前。我老家的

檐下住过一对燕子，在我的印象里，它

们也喜欢在雨天躲在家里，偶尔传出简

短而轻软的“啾啾”声，像是在读诗时不

小心读出了声。

再五日“雷乃发声”。按照古人的

意思，燕来五日后，雷声就响起。春分

的雷不凌厉，还带着些许温润，像是

在真诚地嘱咐万物：快长快长，莫负

春光。

又五日“始电”。闪电随着雷声

来。元稹说，“雨来看电影，云过听雷

声”。可不要误会，元稹说的“电影”是

雨幕中一闪而过的光影。这时节的

闪电转瞬即逝，就像天空偶尔眨

巴了一下眼睛。但它一眨眼，风、雨、雷

就结伴而来。电光、春雨、雷声、春风，

酿出一个生动的春分。这时候，可以背

诵“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就这样，五日，五日，再五日，春天

便开始了它有声有色的日子。忙忙颠

颠的东风，终于可以把所有准备好发芽

和开花的梦想都一一实现。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春分

一过，我们去河边，看“鱼翔浅底”。

三

诗人在纸上存放了不少古代的春分。

公元 1073 年，苏轼是杭州通判。

那一年的春分在三月十四日抵达了杭

州，并非常罕见地携带着一场大雪，把

桃花和李花打落了一地。苏轼非常感

慨，写下“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

胜威”。

公元 759 年春天，杜甫的朋友“夜

雨剪春韭”。

那天，杜甫与阔别二十年的老朋友

卫八处士意外相逢。彼时，春雨正潇

潇。主人冒着雨，摸黑从菜园里剪来鲜

嫩的韭菜。那一夜，他们炊黄粱，饮浊

酒，把积攒了整整二十年的话全部摞在

饭桌上。卫八处士感慨不止，说这样的

相逢太难得。为那个难得的相逢，他不

停地喝酒，一杯接一杯，一连喝了十多

杯。因为夜雨和春韭，我愿意相信，那

一天不是春分，也在春分周围。

公元 839 年春天，杜牧“春半南阳

西”，写下《村行》。“春半”可不就是春分

那几日嘛。那日，桑树鲜翠，细雨飘洒，

身披蓑衣的牧童在放声歌唱，而篱笆

后，一个穿红裙的女子在悄悄探看。我

觉得那个女子，便是春分的模样，内敛，

含蓄，但掩不住的活泼和生机。

四

春分当日，有人立蛋，有人

踏青，有人唱着春歌送春牛。

这天的地球磁场处在一个极其

微妙的状态，好立蛋，所谓“春

分到，蛋儿俏”。这一天，很多

人家的桌子上应该立着一颗

干净的新生鸡蛋，边上围着一

伙笑语盈盈的看客。

说实话，我所在的乌鞘岭

脚下，春分时节的田野依旧空

旷，但你不要看它一身素衣，它怀

里也藏着一本远古的节令笔记，节气

一到，它说变就变。春分这日，你看不

见的地气已经顺着草木的根茎缓缓上

升，不久以后，我家的餐桌上就会出现

韭菜和小葱。

春分不张扬绚烂，只希望万物都能

在这平分的春色里，从容生长，绽放。

站在春分的岭头，看看两边对等的春

色，又觉得春分其实在讲一个道理：譬

如人生如春分，谁的黑夜都不会比白天

多。当然，还是清代词人顾贞观说得

好：“谁把春光，平分一半，最惜今朝。”

□ 费晓莉

趁取春光 莫负今朝

古书有云：“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

昼夜均而寒暑平。”古籍《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亦道：“春分，二月中。分者，半

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春分

之日，“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

动，启户始出”。燕子从南方飞回，沉睡

一冬的虫儿推开封土的巢穴。对于河西

走廊而言，春天这才算真正扎下了根。

山丹的田野里，墒情正好。去年秋

后翻过的土地，经过一冬雪水浸润，泥

土变得酥松潮湿。拖拉机“突突”地响

着，在空旷的田野里格外有力。耙齿切

入土层，翻开一道道乌黑的泥浪，在阳

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土地春醒的气

息扑面而来，混合着青芽萌发的味道，

那是生命最初的芬芳。农人跟在播种

机后面，弯腰查看种子的深浅。他们

的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和土地达成了

某种默契——播下诚实的劳动，土地便

会回报以诚实的收成。农谚道：“春分

麦起身，一刻值千金。”这起身的不只是

麦苗，更是人们对丰收的期盼。远处

的山峦还戴着雪帽，近处的田野却满

是春潮。

那一边，新植树苗的人们也正忙

着。去年栽下的树苗，枝头已泛出隐隐

绿意。人们扛着铁锹，提着水桶，走向

那些等待绿色的荒坡。挖坑是气力活，

也是细心活。坑要够深，土要拍碎，树

苗要扶正，水要浇透。每一棵树都像是

一个承诺，承诺着未来的绿荫。汗水滴

进干渴的土地，瞬间不见踪影。但没有

人着急，因为树木的生长有自己的节

奏，急不得。古人云：“节令到春分，栽

树要抓紧。”清初诗人宋琬亦有诗句：

“夜半饭牛呼妇起，明朝种树是春分。”

这夜半即起、天明种树的忙碌里，藏着

对未来的笃定。

春分时节的大地，有一种平衡之

美。昼夜平分，寒暑相抵，万物都在寻

找自己的位置。田野里播下的种子，

正在潮润的泥土中悄悄发芽；山坡上

栽下的树苗，正在微风中慢慢扎根。

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生长，却决定着未

来的收成。

《礼记》记载，春分之日“同度量，均

衡石，角斗甬，正权概”。古人趁着日夜

相等，校正各种度量衡器具，以求公平

公正，其中的智慧，早已超越了器物本

身——天地在这一日做到了绝对的平

衡，人间的行事也该效法天地，持中守

正。唐代诗人元稹写春分：“二气莫交

争，春分雨处行。雨来看电影，云过听

雷声。”阴阳二气在此时融和，化作春雨

滋润万物。

站在山丹的田野上，能真切地感受

到这种力量。远处祁连山的雪线淡出

视野，近处田野里的绿色悄悄蔓延。一

切都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不急不

缓。种地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

不急；栽树的人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

他们不躁。该翻地时翻地，该播种时播

种，该浇水时浇水。春天做什么，夏天

长什么，秋天收什么，心中早有数。要

把握的，只有当下的每一个动作。

日头渐渐转西，田野里的人们收拾

工具准备回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只

听得见风声和鸟鸣。新耙的土地静静

地躺在夕阳里，散发着温暖的光。

坡上和地头那些新栽的树苗，在晚

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和这一天告别。

明天，还会有新的人来，继续今天的活

计。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直到田野

全绿了，山坡全绿了，春天才算真正站

稳了脚跟。

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

等长。古人称这一天为“日中”，因日夜

平分，故有此名。过了今天，北半球的

白昼会越来越长，民间所谓“吃了春分

饭，一天长一线”。但在山丹，人们更在

意的是地里的墒情和树苗的成活率。

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参与着春天的进

程，用最诚实的劳动迎接季节的更替和

大地鲜绿的新装。

□ 文 子

祁连山下 沃野耕春

玉兰花开 许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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